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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八大胡同是官方所谓的风化区，北京城只要是稍微有点儿名
气的妓院都设在八大胡同。
翠云堂在八大胡同近百家妓院中排名第三。这种排名是要把

许多综合因素计算进去的，譬如妓院规模、妓院里的设备、妓女
的才华，甚至妓院厨房菜肴的精美也得顾及。如单论妓女的容
貌，翠云堂在八大胡同中可稳占第一。岁末京城三家专门刊登花
边新闻的无聊小报联合发起了一项竞选京都花魁娘子的选美活

动，八大胡同有四百名娼国名花参加竞选，结果翠云堂的王翠微
姑娘独占鳌头被选为京都花魁娘子。而据翠云堂的老板娘唐大奶
奶说，翠云堂的姑娘都是江南来的小家碧玉，像翠微这么俊俏的
翠云堂最少还能拿出三个来。
翠云堂在八大胡同的妓院中还能排上第一的是它的院子。北

京的妓院大多没有院子，即使有也不大。而翠云堂的院子却占了
一亩多地，院子里不但种了许多让人赏心悦目的花花草草，而且
还有两座凉亭、几架秋千，完全是江南园林风格。一年中除了严
冬之外，翠云堂的姑娘晚饭后必定会来到院中，或在凉亭上抚琴
吟诗，或在秋千上嬉笑摇荡，或是三三两两搔首弄姿，惹得从院
门经过的人春心大动。
这天一大早，翠云堂的院墙上几乎趴满了人。他们可不是来

看姑娘的，这么早院里也没有姑娘可看，他们是来看热闹的。他
们听说今天上午有一位从天津来的混混帮好汉到翠云堂 “闯码
头”。到翠云堂闯码头，在北京的黑道中可以说是一件让人惊心
动魄的 “盛举”，因为谁都知道翠云堂真正的老板是王太岁，唐
大奶奶是王太岁的情妇。
王太岁的本名叫王承余，太岁只是他的绰号，但认识他的人

几乎没人知道他的本名，只知道他叫王太岁，即便是原先知道他
叫王承余的后来也忘了。他自己也对太岁这个称呼十分满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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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太岁这两个字有杀气能镇邪。王太岁是北京混混帮南城的总头
目，按老北京的说法东城富，西城贵，北城穷，南城贱。南城为
什么贱？因为八大胡同就在南城，自古以来烟花女子就列为下九
流的最底层，当然最下贱。但对于混混帮来说，南城并不贱，八
大胡同那几十家妓院可以说是混混帮的几十棵大大小小的摇钱

树，城南的赌场、酒楼、茶馆也都比其他几个城区多，这些可都
是混混帮的混混们招财进宝的场所。因此，在北京混混帮分管东
南西北的四大头目中，王太岁是最富、最贵、最有权势的。
混混帮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江湖组合，混混帮的混混们最讲究

赌狠斗勇，他们的赌狠斗勇不是打人而是挨打，谁能在身受拳打
脚踢、刀砍斧劈，甚至下油锅上刀山不喊疼不皱眉，谁就能成为
众望所归的英雄。全北京的赌场妓院都有混混帮的混混坐镇，如
果有人在这些地方闹事，就会有混混帮的人来对付他们。当然，
赌场和妓院每天都得付保护费给坐镇的混混，在混混帮的行话里
那不叫保护费叫 “挂钱”。如果一个外来的混混也想到这家妓院
或赌场里弄这些挂钱，他就得经受得起在那坐镇的混混们的一顿
暴打，在暴打中，不但不能躲不能避不能哼疼不能叫唤，还得能
笑能骂笑骂如常，才能得到众人的喝彩。熬过去了就叫 “出彩”，
能出彩的就是英雄好汉，就能在挨打的那家妓院或者赌场里领一
份挂钱。表现特别激烈、挨打挨得特别重的人，最后甚至可以参
加妓院或者赌场的分红。这种用挨打闯码头争地盘的方式在混混
帮中也有个专用名称，叫 “卖味儿”。在北京的混混帮中 “卖味
儿”是常有的也是公开的，按道上的规矩，妓院是逢单月初三，
赌场是双月初六接待道上的朋友登门 “卖味儿”。当然并不是谁
都能 “卖味儿”，一个打算到某妓院或者某赌馆 “卖味儿”的混
混首先得投帖子拜山门， “卖味儿”前得请客，混混帮的三老四
少都得请遍。“卖味儿”的时候还得有人观礼，观礼的客人有三
种，一是 “卖味儿”的主儿自个儿请来的；二是妓院或者赌馆的
大掌柜请来的；第三种就是看热闹、开眼界的。 “卖味儿”打人
的时候虽然血肉横飞十分残忍，却也有很高的观赏性，所以，每
逢有人到妓院或者赌场 “卖味儿”都会引来许多人看热闹。今
天，趴在翠云堂院墙上的这些人就是来看热闹的。
在王太岁地盘上的赌场和妓院加起来上百家，真正是王太岁

当老板的只有赌馆好运来和这家翠云堂，据说，王翠微是王太岁
的干女儿，翠微姑娘能成为花魁娘子红遍京城，也是靠王太岁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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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谁想到好运来或者翠云堂来 “卖味儿”，谁就是向王太
岁叫板。王太岁可不是个好惹的主儿，他手下有四名心腹爱将，
号称城南四猛兽。这四个人不但是悍不畏死的硬汉，而且都练过
武功，都有一手称霸江湖的绝活儿，尤其是打人的手段无人可
比。在北京混混帮里有一个说法，说是宁可上法场挨凌迟之刑，
也不愿挨四猛兽拳打脚踢。据说，三年前，有个叫李大嘴的人在
翠云堂卖味儿，经受了四猛兽一顿暴打，硬是咬紧牙关一声没
哼，最后算是出了彩、露了脸，也得了挂钱，但这挂钱只拿了三
天就一命呜呼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到翠云堂或者好运来
卖味儿了。今天，居然有个从天津来的混混要到翠云堂来卖味
儿，而且事先就放出话来，要 “卖大味儿”、 “出重彩”，翠云堂
的利润他要分成，这可真是 “太岁头上动土”。俗话说 “来者不
善，善者不来”，人们都想看看这个天津来的好汉是不是铜头铁
臂钢身子能经得住四猛兽的拳脚，人们也想知道所谓卖大味儿、
出重彩是个什么讲究。
翠云堂院子里的人分了三拨排列，正对院门的上首安放着八

张靠背椅，椅子上端坐着八位身穿长袍马褂的老者，他们个个神
情肃穆，显得老成持重。这八位都是混混帮中已经成名的所谓德
高望重的前辈，他们是来为 “卖味儿”的双方主持公道的。在他
们的左侧有两张高脚凳，坐着一位四十来岁留着两撇老鼠须的中
年汉子和一位二十来岁的黑脸胖子。他们俩是天津来的，是那位
今天来 “卖味儿”的混混的伴当，投帖子拜山门，请客送礼全是
他们俩出的面，那位 “卖味儿”的正主儿至今还没露过面。王太
岁坐在八老的右侧，他大约三十一二岁光景，皮肤白，面容清
秀，举止文静，个头不高而且显得很单薄，从外表看谁也想不到
他就是威镇城南的太岁爷。在他的身后站着四位彪形大汉———城
南四猛兽。四猛兽的老大叫巴山虎，他这个巴山虎跟四川的巴山
可没有一点关系，他也不姓巴，人们之所以管他叫巴山虎是因为
从他的左额头到右下巴有一道横贯全脸的血红的刀疤。老二是个
麻子叫金钱豹。老三又黑又壮眼睛却特别小，被人称为熊瞎子。
老四的形象也是够吓人的，但在四猛兽中算是最好的一个，他的
绰号也最好听，叫玉麒麟。
再往下的两旁放着许多条凳，右边的人清一色的穿着青色裤

袄，腰扎月白洋绉褡包，脚穿蓝布袜子、花鞋，胸前还插着一朵
茉莉花。这些人有的坐在条凳上，有的叉腰站立，还有的蹲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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凳上，他们都是混混帮各个锅伙的帮众，是来长见识的。左边坐
着一些服饰各异、年龄不同的人，他们大多与混混帮有点儿关系
或者有点儿交情，他们是被混混帮请来观礼的。趴在院墙上的那
些人都是不请自来的旁观者，他们不但没有座位就连进院子的资
格也没有，只能趴在墙头观看。
翠云堂二楼房间的各个窗口都有姑娘们探出脑袋往下看热

闹。
一位坐在上首的老者掏出怀表看了看，对巴山虎说：“老大，

时辰到了！”
“四猛兽”站了出来提高嗓门同声呼喊： “天在上、地在下，

我主保佑多造化！地上无路通天上，天上佛祖渡有缘，有缘才能
一家亲，同吃同住同分金！”
四人念完后，双手抱拳朝门口躬身行礼，口中高呼： “四猛

兽迎客———”
这时右边一个年约十八九岁的小混混站起身来，朝上首的八

老拱拱手说： “祖师爷在上，小子没出息，浑身骨头痒得难受，
今儿个要凑个分子。望祖师爷恩准。”
为首的老者点了点头。
观礼的和来看热闹的人顿时兴奋起来。原来混混帮里有这么

个规矩，在 “卖味儿”的正主儿出现之前，帮里的小字辈混混可
以抢在他前头 “卖味儿”，当然他也得经得起一顿暴打，但打人
者对他会手下留情，不会像对待正主那么厉害，他只要能扛得住
这顿打，不但能在帮里露脸还能得一份挂钱。
得到祖师爷的首肯后，小混混走了出来指着四猛兽说： “你

们四位是四猛兽？我看看……”他摇摇头， “我看不像。老大你
像猪，老二像狗，老三是猪狗不如，老四不如猪狗。”
观看的人中立即有不少人叫好儿。小混混开口就骂四猛兽，

倒不是他跟四猛兽有仇，这也是混混帮的规矩， “卖味儿”的绝
不能跟当打手的讲客气，更不能套交情，否则便会被人视为现
怯，“卖味儿”的一现怯就会被人瞧不起，甚至会被轰下场。小
混混开口就骂四猛兽表示老子是硬汉子，老子不怕你打，老子不
但不跟你套交情还要骂你，激得你打人的时候打得重打得狠。所
以他一开骂口，立即有人为他叫好儿。
一听有人叫好儿，小混混骂得更起劲了： “猪狗也称猛兽？

别挨骂了！你们要迎客？怎么迎？老子往这儿一躺，什么客也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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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进来！”
小混混说着两手抱着后脑，胳膊肘护住太阳穴，两条腿剪子

股一拧，夹好肾囊，侧身在院门口倒下。
小混混这一躺是有讲究的，他双手盖头护住了太阳穴，两腿

一夹护住了命根子，这样就不会让人家失手把他打死。混混帮的
规矩，对 “卖味儿”的打手怎么毒打都行，就是不能打要害，不
能当场把人打死，出了人命要打人命官司就麻烦了。
熊瞎子和玉麒麟掏出三节棍和斧头柄走上前去正要下手殴

打，却被巴山虎制止了：“且慢！三弟四弟，你们看看……”
熊瞎子和玉麒麟立即住手，把武器插入腰间，抱肘而立。
小混混闭着眼睛等了一阵子，不见有人动手，抬眼一看，熊

瞎子和玉麒麟正瞧着他冷笑。
小混混不解地问：“怎么？不打了？”
玉麒麟挖苦道：“想挨打？你值吗？你配吗？”
小混混迷惘地问：“我怎么了？”
坐在右边的一位年纪稍长的混混走出来说： “小子，你躺错

地方了。按规矩，你躺在门口得把大门堵死，可你只堵住了一多
半儿，还留了一条通道让人出入，这不是卖味儿，这是耍脓包
啊！四位猛兽爷不会动手打你了。”
小混混显然也发现了自己躺的位置不正确，忙把身子往下移

了移：“爷这会儿把门堵死了，你们动手吧！”
玉麒麟笑道： “小子，你白在道儿上混了，你连我们四猛兽

的习惯都不知道。”
小混混：“什么习惯？”
玉麒麟：“伸手不打贱骨头！”
金钱豹也笑道： “小子，你看看你，都吓得尿裤子了，快回

去，让你妈给你洗一洗，换条裤子再出来玩。”
楼上一个姑娘笑着说： “二爷，他妈在这儿呢！他妈说，刚

才尿的裤子还没干，这回又尿裤子，没得换了，让他光着腚吧！”
不但两旁观礼的，就连坐在上首的八位前辈也禁不住笑了。

小混混满面羞愧地爬出院门，抱着头一溜烟跑了。
从右边的混混中又走出一个二十多岁的壮小伙子，朝四猛兽

拱拱手说：“四位仁兄请了！在下姓杨叫杨德彪。这些天老觉得
身上不得劲儿，所以也出来凑个分子，请四位仁兄给我把浑身的
筋骨松一松。”他指了指玉麒麟，“刚才听这位老兄说那个愣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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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贱骨头，依我看来，四位仁兄个个身怀绝艺、仪表堂堂，号称
城南四猛兽，却给楼上那些千人骑万人操的婊子当保镖，恐怕比
贱骨头还不如，贱骨头嘛骨头虽然贱，还有那么根骨头，四位仁
兄浑身上下就根本没有骨头。四位仁兄知道没有骨头的人是什么
玩意儿吗？他什么玩意儿都不是，他不是个玩意儿！”
众人轰然叫好儿。
熊瞎子点点头：“好！你骂得好！”
玉麒麟咬牙切齿地道：“你骂得好毒！”
杨德彪傲慢地道： “我骂了，你把我怎么样？告诉你们，老

子浑身上下都是硬骨头，不信咱们试试。”
说着杨德彪插上两手，抱住后脑，胳膊肘护着太阳穴，两条

腿剪子股一拧，夹好肾囊，侧身在院门口倒下。这回他把大门整
个堵死了。
熊瞎子和玉麒麟捋起袖子，走上前去，朝着杨德彪背部一阵

拳打脚踢。
杨德彪叫道： “我说了你们没有骨头吧？拳脚好柔弱，打在

太爷身上好舒服、好受用！”
两旁观礼的人大声地喝彩：“好样的！好汉子！”
熊瞎子和玉麒麟加大力气更猛烈地击打杨德彪，杨德彪脸上

不但没有痛苦的表情反而笑着说： “二位，我奉劝你们，你们这
些没有骨头的拳脚就不用再丢人现眼了，还不如老子的姘头翠花
姑娘给我捶背的劲道大呢，干脆你们操家伙吧。”
熊瞎子和玉麒麟一个用三节棍、一个抄斧头柄，朝杨德彪背

部一阵猛打。杨德彪背上伤痕累累，额头冒出了一粒粒血红的汗
珠子，他却强忍疼痛，高声呼喊：“好！好！好过瘾哪！”
无论是墙头看热闹的还是院内观礼的俱都一边高声叫好，一

边鼓起掌来。
熊瞎子和玉麒麟打了一阵子后退了下来。巴山虎满面笑容地

走上前去：“好！是条汉子！巴某我交定你这个朋友了。”
巴山虎说着伸手做出欲搀扶状。
杨德彪忙说：“不敢劳动大驾，我……”
不料巴山虎冷不丁地朝杨德彪腰眼上踢了一脚。杨德彪情不

自禁地叫了一声：“哎哟！”
杨德彪刚叫出声忙捂住嘴，可已经来不及了。 “卖味儿”的

混混是只能叫骂不能叫疼的，这一声哎哟不但前边的打白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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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帮中永远也做不起人了。
两边观礼的人同声发出叹息。
杨德彪气得脑袋直往地上撞。
王太岁站了出来向众人高声说道： “诸位，这位叫杨德彪的

兄弟虽然今儿个卖味儿没出到彩，那是老巴使了点儿心眼，照我
看杨德彪兄弟今儿个没丢面子，他还是一条好汉。大家说对不
对？”
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对，对。
王太岁朝巴山虎说： “老巴，回头你从翠云堂支五十块现洋

送到这位杨德彪兄弟的府上，给他养伤。
杨德彪忙给王太岁叩了个头：“谢太岁爷赏银。”杨德彪挣扎

着爬了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出了院门。
上首的一位老者赞道：“王大掌柜的真是一副菩萨心肠啊！”
王太岁谦逊地道：“老前辈过奖了！我也是从道上闯过来的，

是过来人。说句实话，要想吃混混帮这碗饭不容易啊！能照应点
儿就得照应。”
从右边人群中走出了一个年约二十七八的小伙子。他与其他

的帮众穿着一样，只是把青洋绉长衣搭在右肩膀上。
小伙子朝王太岁抱拳为礼：“王大掌柜的，在下有一事不明，

要请王大掌柜的指教。”
他操的纯粹是天津口音。顿时两旁观礼的人群发出窃窃私

语。
一位观礼的轻声对他的同伴说： “听见没有，天津话，高手

来了！”
王太岁满面堆笑，也拱手说： “我说这位爷这么眼生，原来

是天津来的。请问尊姓大名？”
小伙子：“在下小姓高，高不就。”
王太岁笑道： “高不就？姓得好，这名儿取得也有意思。名

如其人，傲气十足。指教二字王某不敢当，你有什么话尽管说，
不过王某不敢保证有问必答。”
高不就：“请问王掌柜的，您在兄弟行里头排行第几？”
王太岁笑笑说： “惭愧！在王氏门中我爹这一支人丁不旺，

我是上无兄下无弟孤独一支。”
高不就摇摇头说： “看来传言有误，我怎么听说您是兄弟九

人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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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太岁：“可能是说我本族兄弟吧！若论我的堂兄堂弟那就
多了，又何止九人呢？”
高不就仍然摇摇头说： “不对，我听说你们兄弟只有九人，

只有老九称你为兄，其余七人都是你哥哥，你排行第八，应该是
不折不扣、货真价实、地地道道的王八爷！”
坐在右边的混混们和左边的客人们全都勃然变色，趴在院墙

上看热闹的人却发出了笑声。
作为一个 “卖味儿”的破口大骂对方的打手，是受人称赞的

行为。骂王太岁就有点儿过分了，不过也还说得过去，因为王太
岁是掌柜的，四猛兽只不过是他手下的打手。但王太岁是妓院的
老板，当众辱骂妓院老板是王八这就犯忌了。
四猛兽个个怒形于色。
王太岁脸上仍然挂着笑，但笑容有点儿僵，他不再搭理高不

就，回到位子上坐下。
巴山虎指着高不就吼道：“姓高的，你也太过分了！按规矩，

你卖味儿可以骂人，但也只能骂骂我们这些全武行的。你怎么能
侮辱我们大掌柜呢？”
高不就哈哈笑道： “卖味儿是什么意思？我不懂。我是来谈

生意的。”
王太岁一愣：“谈生意？你谈什么生意？”
高不就趾高气扬地说： “到你这个婊子堂来跟你这个王八爷

谈生意，还能谈别的生意，当然是皮肉生意啊！”说着，他从口
袋里掏出两块现洋往旁边小桌子上一扔，朝屋里喊道： “有管事
儿的没有？给爷弄点儿酒菜来。俗话说，酒是色的媒介，爷要一
边儿喝花酒一边谈生意。”
屋里还真跑出了一个管事的，看了看王太岁的脸色，王太岁

微微点点头。
管事的拿起银元对高不就说道： “高老爷请稍候，酒菜马上

就到。”
管事的安排人搬来一张椅子请高不就坐下。旋即有人抬上来

一张小桌子，桌上有一坛酒和几碟凉菜。
管事的问高不就： “高爷，您要怎么做生意？我听您的吩

咐。”
高不就：“让海棠花来这儿陪我。”
管事的一愣：“海棠花？我们翠云堂没有叫海棠花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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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不就笑道： “那是她过去的名字，如今她叫唐倩云，人们
都称她为唐大奶奶，是你们翠云堂的老板娘、这位王八爷的相
好。”
管事的僵住了：“这……”
金钱豹怒不可遏，举拳欲打，却被王太岁挡住了。王太岁慢

慢地踱到小桌前坐下，仍然是笑容满面： “原来高爷是来打唐大
奶奶的主意的，压根儿没把我和四猛兽放在眼里。好，有胆量！”
高不就： “王大掌柜的过奖了，我这人天生胆小，就是在这

个事儿上胆子大。您没听人说过吗？这叫色胆包天！”
王太岁： “高爷要打唐大奶奶的主意，光有胆量可不够，还

得亮出点儿真玩意儿来。”
高不就笑道： “那是当然，唐大奶奶的那两块肉贵着呢，就

是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到。我这儿随身带了点儿薄礼。管事的，请
您拿一把刀来，要锋利的。”
管事的答应了一声，正要进去拿刀，被巴山虎拦住了。巴山

虎从靴子筒里抽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递给高不就。说： “你
看我这刀行不？”
高不就看了看匕首：“还凑合。”
高不就站起身来，把左脚架在桌子上，捋起裤腿，举起匕首

朝腿肚子上狠狠一刀劈去，割下一大块肌肉。
观礼的人群发出一阵惊呼。
高不就拎着割下来血淋淋的肉块，神定气闲地说道： “请王

大掌柜的笑纳！”
说着高不就倒掉桌上的盘菜，把割下的肉块放在盘内，然后

将盘子推到王太岁的面前。
顿时，观看人群中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声。
一边的 “四猛兽”也都个个肃然起敬。
王太岁竖起大拇指，赞道： “好！天津码头上的好汉果然名

不虚传！今天我王太岁算是开了眼了，高爷先请坐下说话。”
高不就神色倨傲地坐了下来。
王太岁：“来人哪，先给高爷上药。”
巴山虎喊道：“把药端上来。”
不一会儿，一个小厮端了一盘子白花花的盐快步跑了上来。
小厮把咸盐端到了高不就面前，高不就抓起一把盐看了看。

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注视着高不就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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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不就抓着盐正要往伤口上揉去，突然墙头上传来一个稚嫩
声音：“揉不得，那不是药那是咸盐……”
高不就抬头一看，说话的是一个趴在墙头看热闹的小叫化

子，这个小叫化子十分瘦弱，看起来只有十二三岁光景，满面油
污，但脸蛋却很清秀，两只大眼睛里充满了关切之情。高不就朝
他笑笑说： “小兄弟，谢谢你！小兄弟，我知道这是咸盐，可它
能祛毒败火。此刻，这咸盐对我来说不但是药而且是好药呀！”
说完，他把盐使劲往伤口上揉去，揉完一把又抓起第二把往伤口
上揉。场上所有的人都看得目瞪口呆，直到第二把盐揉上伤口
后，众人才扯起嗓门，大声喝彩。
高不就满头是汗，嘴唇也微微颤抖，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

子，向众人拱手致意：“谢了！谢各位前辈、三老四少捧场！”
四猛兽也跟着大家大声喝彩。
待喝彩声稍息，王太岁朝高不就一揖到地： “高爷，您不是

凡人，您是罗汉下凡金刚投胎。昨天是在下三十二岁的生日，在
下活到这么大岁数还是头一次见到您这么杰出的硬汉子。在下真
的服了您了。”他朝里屋一挥手，喝道：“搭上来！”
立即有两个小厮从屋里抬出一块门板，门板上盖着红色被

褥。
王太岁亲手掀起被子，恭敬地道：“高爷，请躺下。”
高不就谦恭地朝王太岁和 “四猛兽”拱拱手： “谢太岁爷！

谢四位兄长！”
说完高不就躺上了门板，王太岁小心翼翼地替他盖上红被

子。
上首的一位老者走了出来，对高不就说： “高爷，刚才我们

几个合议了一下，您的挂钱是半成利。今后翠云堂的买卖只要存
在一天，您就能拿一天的半成利。高爷，恭喜你了！”
高不就半抬起身子抱拳为礼： “谢老前辈栽培！从今往后只

要老前辈和翠云堂招呼一声，我高不就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老者朝王太岁拱拱手说： “恭喜王大掌柜的，翠云堂又添了

一位保护神！”
王太岁也拱拱手说道：“同喜，同喜。”
巴山虎对高不就的两个伴当说：“请问两位怎么称呼？”
留两撇老鼠须的中年汉子说：“小子叫侯七。”他指了指那个

黑脸胖子，“他叫牛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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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虎拱了拱手： “原来是七爷和牛爷，久仰，久仰！两位
和高爷落脚在一座庙？”
侯七： “巴爷，永定门外大洼地有座小小的山神庙，我们和

高爷就在那儿避风遮雨。”
巴山虎笑道： “哦，那座山神庙我知道，离我们大掌柜的府

上不算太远。七爷，也真亏了您，居然能找到这么个破庙栖身。
我们先得把高爷送进山神庙，还奉上一坛酒、五斤酱肉和十吊
钱。这些都是道儿上的规矩。您二位不必劳动，给我们引个路就
行。”
王太岁对高不就亲切地说道： “高爷，按规矩我得三天以后

到山神庙拜访你。希望您能养好伤。到时候我在知味斋设下盛
宴，咱们弟兄一块儿把酒言欢。”

“不就感激不尽！”
王太岁手一摆：“送客！”
两挂长长的鞭炮同时点燃， “四猛兽”抬起高不就躺着的门

板跟着侯七和牛宝玉往外走，管事的挑了一根扁担紧随其后，扁
担上扎着红布花球，扁担一头是一坛酒，另一头是装着酱肉的食
盒。十串线也分别挂在扁担两头。
当高不就被抬出院门时，院门口挤满了人夹道观看，赞叹声

不绝于耳。高不就一眼就在人群中看到了那个提醒他是咸盐的小
叫化子，小叫化子和另一个年纪与他相仿的叫化子挤在最前面，
满脸都是羡艳之色。
高不就略略抬起身子朝小叫化子拱了拱手： “小兄弟，承蒙

关照，高某要跟你交个朋友。”
小叫化子兴奋得满脸通红，高声叫道： “高爷，我会去看您

的，我们后会有期。”
这个小叫化子姓张名叫张野鬼，因为经常忍饥挨饿，所以长

得特别瘦小，他已经满了十五岁，外表看起来却像是只有十二三
岁。他祖籍四川乐山，祖父和曾祖父都考中过进士，当过前清的
官员。他的父亲在四川是个小有名气的才子，光绪年间，他父亲
进京赶考，恰逢慈禧太后实行新政，废除科举制，他父亲觉得前
程无望，心情十分郁闷，就抽上了鸦片烟，不但用尽了盘缠也糟
蹋了身体。他十岁那年跟随母亲来到京城寻父，不料，走到涿州
遇到了强盗，强盗杀死他母亲抢走所有的财物。当他孤苦伶仃地
在北京找到父亲时，父亲早已沦落为乞丐，而且病入膏肓奄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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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了。父亲死后，他也流落街头成为了一个小叫化子。北京的小
叫化子是不准单独行乞的，必须拜一个成年的叫化子为师，接受
师父的管教，并且要把行乞所得大部分交给师父。初当叫化子的
那几年，对他来说简直是连绵不断的噩梦。他不但受尽了饥寒之
苦，还饱经了师父的折磨和殴打。直到他满了十四岁可以脱离师
父 “自立门户”了，这才日子好过些。他四岁发蒙读书到十岁时
不但能把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倒背如流，而且会对对联，还能写一
笔好字，这使他成为了北京丐帮中有名的才子。去年他又学会了
唱数来宝，他脑袋瓜子特别灵，嘴皮子又会说，唱数来宝时能见
景生情，现编词，每次到店铺里去唱数来宝讨钱，总是会比别的
叫化子讨得更多。他年纪虽小却极富同情心，而且为人四海，本
锅伙里的叫化子都特别喜欢他，连锅伙的团头也对他青睐有加。
他有个结拜兄弟，是跟他一个锅伙的小叫化子，比他大一个月，
叫关二秃子，长得比他还要羸弱。关二秃子自称是关羽的后代，
虽然羸弱却崇拜英雄好汉，梦想自己长大以后能成为自己先祖关
羽那样的盖世英雄，这一次高不就到翠云堂 “卖味儿”的事就是
他得到消息，邀张野鬼一块儿来观看的。
两人离开翠云堂后仍然十分兴奋。
“秃子哥，”张野鬼问道， “今儿个有件事我没闹明白。那个

高不就的伴当侯七爷，干吗要说他们住在大洼地的山神庙呀？我
们都知道那座庙既避不了风也遮不住雨，只有我们锅伙的马二叔
和他的女儿马桂花住在庙里，前一阵子我为了跟马二叔学假扮烂
疮冬瓜腿的本事，在那座山神庙整整住了两个月。哪儿见过高不
就侯七他们呀？连影儿都没有。”
关二秃子道：“嗨！他们是瞎掰的。你还较真呢！”
张野鬼不以为然地说： “瞎掰也挑个好地方啊！说是住在万

国大旅社多露脸。非得挑个破落的山神庙，也不怕寒碜。”
关二秃子摆出一副行家里手的架势： “这你就不懂了，这也

是道上的规矩。按以前的说法，你是没法混了，都住到庙里去
了，才来卖味儿讨一份挂钱的。你挂了彩以后人家只能到庙里回
拜你。所以凡是来卖味儿的主儿，甭管你多阔都得事先找好一座
庙，挂彩以后就得在庙里等候主家回拜，至于你以前是不是真的
住在庙里没人追究。”
张野鬼赞道：“那位高不就真了不起，自个儿从腿上割下那

么一大块肉来居然面不改色，当他把咸盐往伤口上揉的时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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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都揪起来了，可他硬像这咸盐是擦在别人身上似的，自个儿
一点儿事没有。怪不得王太岁说他不是凡人，是罗汉投胎、金刚
转世。”

“像这样的硬汉子，以前不要说没见过，我连听都没听说过，
恐怕也只有我先祖关公关云长刮骨疗毒才能跟他比。”

“我看那个王太岁也是个人物，一下子就拿出半成利分给他。
人家那么骂他，他愣没生气，真有肚量。这是不是英雄惜英雄，
好汉惜好汉？”
关二秃子冷笑一声：“这回你就看走眼喽！这么大个翠云堂，

生意又特别红火，半成利那是多少？我估摸光现大洋不上一百也
有五十，那是多大的利呀！哪有这么好拿的！”

“他当着那么多的人承认下来的，还能赖账？”
“王太岁是什么身份，要是赖账那还像话吗？如果高不就不

来拿这个钱，他不就省下了吗？”
“不来拿？不能吧？高不就吃了这么大的苦头，会不要这个

钱了。”
“他当然不会。可是富贵在天，生死由命啊！如果他命都没

了，还能来拿这个钱吗？”
张野鬼一惊：“没了命？！他怎么会没了命呢？”
关二秃子朝四周看了看，压低声音说： “我告诉你，你可别

往外说。从翠云堂拿出来的咸盐里头掺有毒药，高不就把这些有
毒的盐揉进伤口了，不出三个时辰就得一命呜呼！”

“不能吧？如果王太岁这么做，那也太缺德、太歹毒了。对
了，秃子哥，如果王太岁真的往咸盐里掺毒药，那是多机密的事
啊，您怎么知道的呢？”

“实话告诉你吧，我堂姐就在翠云堂干活。”
张野鬼惊奇地问：“你堂姐在翠云堂当窑姐？”
关二秃子大怒：“你妈才是窑姐呢！我保定关氏宗族数百年

来，男无犯法之丁，女无再醮之妇，更不用说去窑子里当婊子
了！”

“这不刚才您自个儿说的吗，你堂姐在翠云堂干活。”
“在翠云堂干活就非得当窑姐？烧火煮饭烧开水，我堂姐专

在厨房里干粗活。”
张野鬼朝自己嘴巴上打了一巴掌： “原来是干粗活呀！我说

错了，您别见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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